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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大雨，“东方之星”奋力向上游航

行，一艘路过的船拍下了它，这是行驶的“东
方之星”最后一次被记录下来。

大江悲滞 千里念归

>>

6月2日打捞现场的航拍。 据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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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左右

雨点打在了“东方之星”的右侧，很多房
间都开始进水。

>>

21：30许

“东方之星”在监利县大马洲水域倾覆，
前后仅一分半钟，船上的四百多人一同没入
江中。

监控拍到“东方之星”翻沉前影像。 央视截图

长江两岸的风景渐渐隐匿在暮色里，
“东方之星”正全力逆流而上。

这一段江水迂回曲折，有很多自然的
截弯，能看到众多大大小小的湖泊。从“东
方之星”甲板上望去，两岸的城市建筑灯火
通明。

然而风雨骤来，这条载着热闹、快意和
寂静的客船，正驶进暴风雨中心。

从九江开始，“长江观光6号”就与“东
方之星”紧紧相随，每到一处景点，两艘船
几乎同时停靠，游客们也混在一起参观游
玩，互相帮忙拍照。

夜晚的船上，喧闹里充满了生气和游
兴，特定而封闭的空间里，旅行中的人们很
容易便熟络起来。

但谁能想到，不久之后，两艘船将迎来
完全不同的命运。

“8点半左右，开始电闪雷鸣，闪电一道
道连向岸边的高楼，江面上的风特别大，雨
也很大。”在“长江观光6号”甲板上乘凉的
盛先生，之前还兴奋地拿着摄像机拍摄两岸
风景，很快就感觉不妙，赶紧回房躲避风雨。

“长江观光6号”的人们沉默地坐在舱室
里，透过舷窗往外看，江面漆黑一片，只有雨
水打在舷窗上，电闪雷鸣。没有人清楚船停
靠在什么位置。

这时，江面上已是波浪翻滚。
上海人张建伟的老伴此时就在“东方之

星”上，晚上9点，老伴给他打电话，“这里狂
风暴雨，船在风雨中行驶。”这成为他们最后
一次通话。

顺流而下的“铜工化666”与逆流而上
的“东方之星”在江面上飘摇着擦肩而过
时，时针指向晚上9点10分。

“铜工化666”运输的是危险品，6月1日
从湖北枝城卸完货返空回铜陵。这是“东方
之星”出事前最后一次被人看到。

“铜工化666”船长李永军记得，“当时
雨大得不得了，风估计至少7级。江面上能
见度很差，就像下雾一样，雷达被雨干扰

了，都扫不到东西。”两艘船
距离只有30米，李永军都很难
看清“东方之星”的轮廓。

来自中国气象局专家组
的信息表明，当时，长江上出
现龙卷风，持续15—20分钟，
风力12级以上。湖北省政府发
布的信息显示，6月1日晚上9
点至10点，监利雨量64 . 9毫
米。当晚9点06分，出现9 . 2
米/秒的最大瞬时风速。

“长江观光6号”上的广播
一遍遍发布通知：因为江面雾
大，船暂时停靠避险。并在抵
达监利段时，靠岸停泊。20分
钟后，“铜工化666”也不得不

就近在华容洪山天字一号码头北岸抛锚。
远离陆地，在水上讨生活的人们总是

多少有点迷信，他们相信船是有生命的，或
许还有宿命。人在茫茫大江之中，渺小而无
助，他们的命运，与船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谢林刚要上床睡觉，水已经从不锈钢窗
户的下沿不断流进来了。玻璃发出碎裂的响
声，铝合金窗框的刺耳声音夹杂着床、衣柜倒
地后摩擦的沉闷声音。

张辉觉得不对劲，跟同事说：“好像碰上
大麻烦了……”

船长张顺文想走背风，往北偏行，用速度
抵住风，但大风突然剧增，左满舵也抵不住
风，船身失去了控制。

轮机长杨忠权刚从甲板巡视回来，突然，
水猛地灌进驾驶室，灯一下就熄了，大福程林
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听到有人喊“糟
了”。

硕大的、十几米高的“东方之星”翻了，整
个过程只有一分半钟。

杯子从茶几上滚落到门口，一起滑落的还
有李学珍——— 她的头已经搁在床沿上。老吴站
着，往门口方向滑去，伸手拉住了李学珍。

可船倾斜的程度越来越大，李学珍被倒
下的床压住了身子，水也到了齐腰深。老吴使
出全力拉，可水让他使不上力气，眼看着水越
来越深。

“撒手!”李学珍突然喊起来，她让老吴先
松手，把床挪开再设法救她。老吴刚一撒手，
再回头看，已经来不及了。

这是两人第一次出远门旅行，一世夫妻，
竟在这里缘尽。

胡坚跃旁边的麻将桌上，麻将都被震了
下来，紧跟着桌子也倒了，站在门边的他撞
到了虚掩的门上，然后栽到了水里，“感觉整
个船都往右边倒了，在浪头上上下下了四五
次，然后跌进了水里。”

这一刻天旋地转，谢林连看一眼老伴都
来不及，就被吞噬在滔天巨浪中。窗户玻璃已
经碎了，他直接从墙上的窗户中被甩了出去。

倾覆的“东方之星”，连同船上的四百多
人，一同没入江中。江水浑浊，冰冷刺骨，水下
幽暗令人惶恐。江面上风雨呼啸，一道道闪电
霹雳出道道光亮。

倾覆那一瞬间，21岁的重庆籍船员陈书
涵正在船舱底部灌柴油。江水淹没到陈书涵
的脖子，他被困在一个只有一人大小的房间
里，上方全是机舱和机器，满是油污，呼吸困
难。无尽的黑暗中，他只能等死。

江水冰冷，温度很低，刺得头皮很痛。老
吴发现船底边上的江水里，不停地有水泡上
来，这意味着江水在往船舱里灌，空气在往上
冒。

经过了最初拼命挣扎的几分钟，胡坚跃
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恐惧。疾风骤雨打得眼睛
火辣辣得疼，眼泪不停地流，他不敢闭上眼，
怕一闭上就再也睁不开了。“一时头脑空白，
一时又想了很多，想起亲人，想起朋友，甚至
想着丧生在长江里，人家会怎么说起我。”

“东方之星”最后的行程轨迹坐标点，固
定在大马洲水域。

苍穹之下，江水幽深、黑暗、冰冷。如果说
这是“东方之星”的宿命，那这种命运谁又能
说得清楚？

死亡与奇迹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江
水。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却不知人哀。

但这一切都没能挡住“东方之星”的全速
逆流。

按照“东方之星”的工作流程与规定，晚
上10点交接班，但每个人会提前15分钟到达
驾驶室。

晚上9点10分左右，大副程林去船尾洗澡
间冲了个澡。舷窗外是漆黑的江面，暴雨在游
轮探照灯的灯光下，如豆粒一般砸落下来。赶
到驾驶室时，船长张顺文、轮机长杨忠权、大
副谭建、刘先禄都在，掌舵的是李明万，还有
几个水手。

外面风大雨急，但船还是正常航行。
52岁的张顺文已经在轮船上工作了35

年。张顺文的父亲是东方轮船公司一艘货轮
的船长，张顺文17岁那年，父亲退休，他顶替
父亲从忠县进入东方轮船公司工作，一直在
船上做水手。1984年通过航运校驾驶培训，第
二年转为舵工，历经二副、大副等职，自2007
年开始担任“东方之星”游轮船长。

“他为人诚恳老实，话不多。”在69岁的东
方轮船公司老职工彭克云等同事眼里，张顺
文工作积极，有丰富的船舶知识，几乎年年都
是公司优秀员工。

从5月28日起航，“东方之星”的行驶风格
就与其他客轮不同。

5月30日，在位于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的
石钟山景区，“东方之星”与“长江观光6号”第
一次在旅途中相遇。盛先生乘坐的“长江观光
6号”率先集合开船，“东方之星”晚些出发。

“他们的船比我们的快，我们虽然走得
早，但他们一般都能赶上我们。”两艘游轮的
航道完全相同，但“东方之星”往往都是后发
而先至，留给游客上岸游览的时间也略多。

但告别赤壁后，“东方之星”再也未能“超
车”。

刚过晚上9点，雨点打在了“东方之星”的
右侧，很多房间都开始进水了。20分钟后，不
少房间进水的乘客忙着把打湿的被子和电视
机搬到大厅，张辉则从位于二楼右侧的办公
室走回左侧的卧室。这时，他发现船倾斜了，
倾斜度很大，有45度。“一些小瓶子开始滚落，
我捡起来，它们又滚落了。”“东方之星”上有5
名上海协和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张辉是
这个团队的负责人。

听着雨点拼命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刺啦
刺啦“的声响，老吴的老伴李学珍坐在床头，
很是害怕。风和雨是自北向南过来的，他们所
在的北面房间首当其冲。老吴也很担心，他突
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很奇怪，当时我想到
了船会不会翻，但又觉得这种倒霉事不会被
我们遇上。”

几乎同一时间，胡坚跃却跑去了三楼，想
去四楼的一等舱吹吹风，顺便看江景。在二楼
的过道处，胡坚跃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用毛巾、
毯子、泡沫之类堵塞船体左侧的门窗缝隙。

风雨越来越大，门窗虽已关闭，但雨水仍
能打进船舱，船体开始有明显的摇晃。“摇了
大概有半个小时，不过不是很厉害，大家都不
觉得有什么。”胡坚跃打开三楼朝向船尾的
门，风雨一下子就扑进来，他赶紧关上门，想
等雨小一点再去四楼。

瞬瞬间间的的劫劫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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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向风暴 全速逆流 夫妻缘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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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舱 驾 驶 室 布
局。（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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